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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谈

《老梅外传》在全国都很特殊

读+：我们就从《老梅外传》说起吧。您为什么会在书
里写这个故事呢？

严鹏：大家一说到工业遗产，可能就想到老厂房，类似
北京的798、武汉的汉阳造，以及我们去过的硚口民族工业
博物馆等等这些。但是，工业遗产还有非物质维度，也就是
它的历史文化精神，这些东西需要一定的物质的载体去传
承。但是，它本质上是一种无形的价值。

这个《老梅外传》，就是很典型的非物质工业遗产。不仅
仅因为它是工人创作的，还因为工厂当时要进行安全生产教
育宣传，工人就采取了这样一种文艺创作的形式。所以说它
本质上是服务于工业、服务于生产。这肯定是工业文化。

一般的安全生产，可能就是挂一个标语横幅等等，但是
《老梅外传》确实比较新颖，在全国来说，这种案例也不多。
工人进行文艺创作的很多，包括鞍钢、大庆，其实都“出产”
了文学产品。但是工人创作电视剧剧本，而且是一个喜剧，
又和安全生产联系得这么紧，实景拍摄、本色演出，获得这
么高的荣誉，很特殊。这和作家到企业去采风创作出的工
业文学还是不一样的。

读+：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具体的当事人可能想得很朴
素，他们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主动作为，厂里支持，搞成了这件
事。但是故事传递出了那个时代敢试敢闯敢想、勇于跨界的
精神，在21世纪，在人工智能、工业4.0的时代，这种主体性、
这种精神又获得了新的合理性，是发展先进制造业所需要的。

严鹏：工人的敢闯敢试，包括合理化建议、发明创造，这些
从本质上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论智能设备多么聪明，
最终还是要由人去使用。任何设备都不可能做到放到车间里
面就是完美的，就像软件会有bug，机器也需要磨合、调试、维
护。这些事情谁来做？都是人来做。如果人没有了创造性、
没有积极性，那这个设备怎么继续进步呢？如果觉得有了智
能化、有了人工智能，人就什么都不做了，让机器自己去进化，
那其实就是停滞了。但是人类文明是不太可能让自己停滞
的，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鼓励人的主动精神、主创精神。

“洋厂长”格里希的日记放在今天也重要

读+：您提到了工业文化，从武汉的工业遗产能不能看
出武汉工业文化主要的价值？

严鹏：武汉工业遗产很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基本上把中
国工业史上除了“三线建设”之外所有的重大背景都涵盖了。

武汉在中国工业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现代
钢铁工业源于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武汉的工业化水平
与工业化程度在近代长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武汉的工业
遗产从演化的阶段与结构两个方面完整地见证了中国工业
史，这在全国城市中也是不多见的。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
传统手工业，自洋务运动开始则正式步入工业化时代。民

国时期，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曲折。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
义工业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武汉目前保存的工业遗产，见证了这一从传统手工业
到社会主义大工业的演化历史。武汉既有保留了传统工艺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健民制药厂、黄鹤楼酒厂等工业遗产，
又有晚清、民国的若干工业遗产，还有包含156项工程等重
点项目在内的社会主义工业遗产，其工业遗产的体系相当
完备。工业遗产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为工业史提供物
证，武汉的工业遗产不仅反映了地方工业史，而且与国家的
工业史乃至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相契合，是极好的思政教
育资源。

说到工业文化，让我们回到张之洞那个年代。当你要
真正去做事，你就会发现万事开头难。在中国当时还没有
人办过真正的现代化的工厂，你怎么去买设备，你怎么去招
员工、训练他们，你怎么去请管理人员，甚至这个场地应该
怎么设置，这是很多很具体的问题，要去做其实是非常不容
易的，你要去迈出那一步。这体现的就是敢为人先的首创
精神，是一种很积极的价值观。

再比如我们去读“洋厂长”格里希的日记，里面大量的
内容是强调生产纪律，重视质量，要热爱自己的工作，要敬
业，这些东西在今天的工业生产当中都是需要的，任何一个
正常运转的工业，它都要不断地去跟自己的员工灌输这些
东西。那么传承就体现在这儿了。所以我觉得武汉的工业
遗产全面反映了武汉的工业文化。

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工业文化的真正内核

读+：让我们把视野放大，在您看来，中国工业文化的

内核是什么？和西方那些老牌工业化强国相比，我们有什
么不同？

严鹏：最早创办工厂的人，往往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毅
力，甘冒失败的风险。这种勇气与毅力，被一些人称为工业
精神，被另一些人称为创新精神，根据场合的不同，还被称
为企业家精神。无论怎么称呼，可以说，没有这种精神，现
代工业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对于那些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要发展工业，更需
要极大的勇气。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不是在一张白纸上
进行工业化，它们不得不面对先行一步的发达国家和地
区工业的巨大优势。那种优势，很多时候是垄断性的。
当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一部分有志者开始尝试发展工业
时，各种质疑、反对与嘲讽会铺天盖地般席卷而来。倘若
没有坚定的决心与坚强的意志，这些质疑、反对与嘲讽，
会将办工业的人压垮，进而掐灭落后国家和地区工业革
命的微弱火种。这种时候，精神与意志、勇气与毅力、胆
识与决心，所有这些观念层面的力量，就成为落后国家和
地区发展工业所能依恃的最大力量。这些观念层面的力
量，一旦成为某种集体的价值观，就可以称之为工业文
化。因此，思想与精神层面的工业文化是物质与经济层
面的工业化的先导。

保留工业遗产，不只是为了保留某种供“后工业”游客
凝视的建筑奇观，更是为了纪念先人曾经的奋斗，将工业文
化的历史用有形的物证保存下来。对那些工业未死而渴望
经济持续发展的地方来说，传承工业文化是保护工业遗产
的根本意义所在。

我觉得中国的工业文化，它的内核一定是一种优秀传
统文化的延伸与现代先进文化的结合，中国自古便有“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不同的时代，它以自力更生
的精神，以自主创新的精神不断传承，这些精神动力，我认
为就是中国工业文化的真正的内核。

保护与传承工业遗产，首先是我们延续自己的文化、文
明的一种方式。人是历史的存在，认清来时路对我们走向
未来是很重要的。因为不管时代怎么变化，不管工业具体
的形式怎么变化发展，人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人的精神、
人的思想、人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等，它一定是
占首位的，这一切都需要精神去滋养。而非物质工业遗产
提供的就是这种精神动力。

说到老牌工业化强国，正是他们出现的“去工业化”
现象催生了工业遗产这一概念。而“脱实向虚”的去工业
化显然与中国式现代化背道而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仍然是中国“十五五”时期的
首要战略任务。因为我们还在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道路上
继续前进，因为我们的“自强不息”精神，我们的工业遗产
保护将不会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停留于怀旧叙事，
而会切切实实地成为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
的一个环节。

老武汉的生活里，工业痕迹无处不
在。制冰厂做的冰块，是珍贵的度夏物资，
敲碎了存进热水瓶里，做绿豆汤时才舍得
用上一点。今天的武汉美术馆附近曾有肉
联厂的窗口，在物资凭票供应的年代，能买
到美味的香肚。高中同学有很多“大厂子
弟”，江岸车辆厂、471厂、武汉冶炼厂，它们
涵盖一方，自设子弟学校、医院甚至铁路专
线，说起来都响亮。

市志记载，武汉工业建筑的面貌在百
多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清咸丰五
年创建的鼎升恒榨油厂，老式铺屋，不到20
平方米。第一家外资工厂顺丰茶砖厂建有
几栋二层楼房和三座烟囱。汉阳铁厂采用
钢结构厂房。20世纪20年代建成的4大纱
厂，车间有代表性的锯齿形屋顶。新中国
成立后，工厂曾流行苏联和东欧的规范标
准，车间间距大，占用土地多；后又引进欧
美通行做法，注重实用美观。这段时间产
生的巨型管道+耸立高塔+铁轨运输的钢
铁丛林美学，为武汉留下令人难忘的天际
线。

现在，光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生物
医药、商业航天站在第一线，我们迎来“无
人工厂”“黑灯工厂”“数字孪生”，机械臂、
智能机器人不知疲倦地工作，几个工程师
手持平板调度全局。

工业是城市的关键发展脉络，工业文
化是城市文化的重要部分。但产业革命的
速度又让许多厂房不可避免地沉寂、改造、
迭代或者消失。

与工业建筑一样，“厂”的意涵也在
变。汉字“厂”本义是依山崖而建的棚屋、
无壁之舍，明代引申为存放物料的仓场与
官办制造所。晚清至民国时，“局”“厂”并
用，实业救国。计划经济时期，厂是生产主
体，也是小社会、大集体。改革开放后，

“厂”渐渐被更时髦的“企业”“公司”取代。
数字时代，“大厂”再无机器围墙，却借严密
的组织感让“厂”的概念回潮。

工业不是静止的展品，而是一条奔流
的生命之河。工业遗产，是这条河在转弯
处沉积下来的卵石与礁岩，也是它雷鸣般
的潮声与温柔的涌动，不断创造新的城市
记忆，也滋养人的精神。

如何面对工业遗产，世界不同城市各
有路径。德国鲁尔区重顶层设计，把多个
煤钢锚点串成“工业文化之路”。美国汽
车之城底特律破产后无力大拆，废弃厂房
被艺术家、农场主、自动驾驶初创公司以
极低租金占领，有的成了创新园区，有的
保留了工业衰退的真实伤疤，成为街头艺
术聚集地。

在武汉，工业遗产有更广泛的打开方
式，它们有的延续或改换生产状态，有的变
成小区、广场、文创园和博物馆，仍与生活
紧密联结。市民步入其中看书、赏文创、观
展，或是寻找一些特殊的线条打卡。许多
老厂嵌在老居民区旁，是“换了个样子的家
门口”，老工人以前检修机车，现在带孙子
来遛弯。进入老厂房、听到老故事、看到老
奖状或听到一个老工人讲起当年，就可以
瞬间进入一个时间窗口。

从汉阳铁厂到武钢一米七轧钢，从传
统药酒作坊到“五谷丰登”，演化不停，铁水
未冷。有些工厂的钟鸣不再响彻街区，但
它的气息还在，尊严与荣光还在，那种敢为
人先、坚韧不拔的工业精神，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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硚口民族工业博物馆：告示牌里有“质量生命线”

长江日报记者与严鹏约采访地点的时候，他斟酌了一
番，最后选择了硚口民族工业博物馆。

说起来，硚口的工业历史不见得最悠久、名气不是最
响、规模不是最大、实力也不是最强，但这家博物馆，是目前
武汉唯一打出“工业”旗号的博物馆，2011年使用了武汉铜
材厂的旧车间建成开馆。在其他一些地方还在争取政策支
持的时候，这里已经依托工业遗产把工业博物馆建成，这是
严鹏欣赏该馆的原因之一。

记者在馆内参观，发现这里有很多武汉人家居日用的
老品牌：武汉化工厂生产的肥皂，武汉第二电线电缆厂生产
的电线，武汉衬衫厂生产的大桥牌衬衫，武汉酒厂生产的黄
鹤楼白酒，武汉双虎涂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双虎牌油漆……
轻工业发达，这是硚口工业的特点之一。

这里也有其他的珍贵文物，比如由武汉柴油机厂试制
成功的中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记者问严鹏，对哪一件展
品最有感觉？他指了指墙角一块毫不起眼的破旧三夹板，
上面写着：

检验工职责
1. 每天巡视全厂成品、半成品的质量状

况，不定期地对产品质量进行抽查。
2. 参加产品质量分析会，提出质量建

议，严把质量关。
3. 做好成品、半成品的质量记录，定期

公布产品质量情况。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铜材分厂

这是武汉铜材厂车间里的一块告示牌。严鹏觉得，这
件“真东西”保留了武汉铜材厂的历史与文化，更重要的是
传递出当年那个生产场景的“活态”——工人和管理者是在
怎样的场景中，以怎样的姿态来工作和互动，他们是在怎样
思考、表达和运作。

这就是一种工业文化。
严鹏说：“这里规模不算大，但是工业博物馆的要素齐

全、功能完备，这在目前是极为难得的。这一次我来，好像
比从前更冷清了，但博物馆所在的园区现在被称为‘新工厂
高新技术产业园’，看起来倒比以前更有生机。希望博物馆
能吸引更多游客，让‘硚口制造’的历史记忆得以在人们心
中延续。”

古田坊：工业遗产的特点就是“常常在改变”

离开硚口民族工业博物馆，严鹏带着记者又来到相距
不远的“古田坊”，这里以前叫“江城壹号”，再往前，这里是
武汉轻型汽车制造总厂。

严鹏在园区内转了一圈，说，这里曾经有13辆破损的

汽车叠放在一起形成的独特景观，最初的运营方希望让汽
车文化在这里保存得更长久一些；现在这个景观没有了，这
其实体现了工业遗产最大的特点——总是在变。

现在这里有硚口区图书馆、硚口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中心，还有一些餐饮、酒吧、婚庆等项目。墙上的标识牌做
得很用心，标注了房屋原来的用途“食堂”“油漆化验室”等
等，也贴了现在“古田坊”的标识；“古田坊”标识可移除，这
呼应了严鹏那句“总是在变”。

在旧车间旧厂房里穿行，记者注意到，它们的墙根处，
常延伸出约一米高的水泥墙，墙“拐弯”构成一个直角弯折，
这陌生又熟悉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严鹏略一思忖：“丢垃
圾用的。”记者的记忆瞬间被激活：“没错，是垃圾角，那时没
有垃圾桶，更没有垃圾袋。”

“古田坊”相当原生态地保留了这些老建筑空间，往里
面填充新的经营项目，以此实现“活化”；硚口民族工业博物
馆则把旧时光凝固。严鹏带着记者体验了工业遗产保护的
这两种做法。

在采访严鹏之前，根据他新书《武汉工业遗产纵横》里
的内容，记者已经去看了青山热电厂和位于光谷的2250千
伏试验变压器，体验了另外两种工业遗产。

光谷繁华一角：这里藏着“特高压功臣”

光谷步行街对面的珞喻路143号院子，是原水利电力
部武汉高压研究所，现在这里是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
分院。院内的2250千伏试验变压器，为中国特高压输电技
术的研究立下过汗马功劳。

20世纪60年代，美国、苏联、加拿大等国已建成电压等
级超700千伏的电网，而我国当时最高输电电压仅为330
千伏，大幅落后于国际水平。

在此背景下，1976年，国家正式立项研发该装置，旨
在构建自主可控的超高压试验能力。1977年，水利电力
部转发原国家计委批复，同意建设武汉超高压输电试验
站。历经多年艰苦攻关与调试，装置成功升压至2000千
伏。1985 年，经机械工业部和水利电力部联合主持鉴
定，确认其为我国容量最大、工频试验电压最高的装
置。1987年，该装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该装置是我国电力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为后续
500千伏、750千伏乃至 1000千伏特高压输电技术的突
破奠定了坚实基础，至今仍保存完好，持续服务于科研
工作，是见证中国电力工业从追赶到引领的珍贵工业遗
产。

“特高压”技术被誉为中国自主创新标杆之一，其发展
与这套装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09年，北起山西长
治、终到湖北荆门的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电试验示范工
程成功投入运行，这是世界上首个商业运行的特高压输电
工程。依托该工程的重大成果，国家电网公司获得2012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近40年来，围绕这套装置
的设计和应用，出了两位院士。2024年，国家文物局、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布了100项“共和国印记”见证物，湖北有3
项，其中之一就是这套设备。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分院对这一工业遗产充满
感情，想方设法要留住它的记忆和形象。他们以装置外
观、关键部件为灵感，设计开发了系列文创产品，创作出版
相关主题书籍，运用VR技术还原装置本体，提供沉浸式
体验，制作普通话、武汉话双语科普视频，创排了《铁心光
明》舞台剧，多角度、多载体讲述该装置支撑国家电力发展
的动人故事。

记者还获悉，他们正在联系有名的“乐高”玩家，希望在
玩具世界里还原出这台极具工业美感的设备。

这是工业遗产的第三种形态了，“活态工业遗产”，在现
实中还能发挥作用，但是面临着迭代、搬迁等变局。确实，
工业遗产的特点就是“总是在变”。

青山热电厂：职工拍摄的电视剧获“飞天奖”

湖北另外两项“共和国印记”见证物，都在青山热电
厂。分别是青山热电厂1号汽轮机转子、青山热电厂首台
发电机铭牌。

青山热电厂是新中国建设第一个大钢都的首项工程。
第一台2.5万千瓦机组为高温高压发电机组，为当时国内最
先进的发电设备：一期工程厂区运输铁路线是1949年后湖
北省内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该厂建成以后，《人民日报》刊
文称青山热电厂为“关内的第一个大热电厂”，这是对它历
史地位的最佳概括，也是该厂申报国家工业遗产的重要依
据。

现在，进入青山热电厂大门，就能看到一根汽轮机转
子，它作为装饰物与背后巨大的冷却塔及远处的烟囱一起，
组成雄浑的工业景观。这根汽轮机转子就来自一号机组，
是青山热电厂作为国家工业遗产的核心物项之一。

这些工业遗产核心物项，还有一件非常特殊的——电
视剧《老梅外传》档案资料。

《老梅外传》是青山热电厂职工自己拍摄的电视剧。
1983年，厂里要办安全教育展览，职工们进行了一次宣传
形式的创新，自己写剧本、租器材、请导演、当演员，花了19
天时间拍成一部用喜剧方式来进行安全生产警示的40分
钟电视剧。这部电视剧拍好后，剧组把片子寄到电视台，希
望能够播出，但要么石沉大海，要么收到退稿通知书。不
过，该片的策划人兼编剧、青山热电厂职工朱春牛并不气
馁，他直接去中央电视台找到分管电视剧的副台长阮若琳，
请她看一看片子再做决定。阮若琳，这位将四大名著搬上
电视荧屏的央视领导，只看了二十多分钟，就表示这部电视
剧可以在央视播出。后来，《老梅外传》获得了全国第四届
优秀电视剧“飞天奖”一等奖。可以说，《老梅外传》作为工
业遗产的物项，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大型国企的精神风貌，
而工厂职工们在厂区里的本色演出，也为青山热电厂保留
了一份别样的影像史料。

这应该是工业遗产的第四种形态了，非物质工业遗产。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严鹏：

工业遗产“总是在变”工业精神“从未冷却”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实习生白若凡 夏唯一

武汉是中国最早的工业重镇之一，拥有厚重的工业文化底蕴，留下

了大量工业遗产。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工业文化研究》集刊主编严鹏不

久前出版《武汉工业遗产纵横》，他认为，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是凝结于

老厂房、老设备等工业遗存中的工业精神、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正

是为了传承工业精神，使城市的工业文化继续滋养城市的创新。

上周，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了严鹏。

严鹏。

《武汉工业遗
产纵横：历史
脉络与文化传
承》
严鹏 著
武汉出版社

左图：位于光谷的2250千伏试验变压器。

人类文明不能停滞 我们永远需要“敢试敢闯”


